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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 耕
□淮南市第三中学    顾正龙
春雨淋透了大地的时候，挂在墙上的犁铧便也开始工作了。而当它缓缓伸进黄土地的时候，
村庄的温度刚刚好，不冷也不热。家里还没有牛来耕地时，母亲在后边扶着犁，我和父亲的
肩上各扛着一道麻绳，脚踏在软和的黄土地上向前砥砺奋进。
几乎跟父亲并驾齐驱时，父亲开了腔：犁要慢慢地拉，浅了种子覆不上泥土；深了，土地会
疼。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几只鸟群正蹲在枝头，悠闲地演奏出天籁的曲子。
犁铧写下的诗行，入木三分，用铺陈、起伏的排比尽情吟咏春天，当波浪涌动的时候，一声
声惊叹便从大地上次第生长了出来。家里买了牛后，母亲和我解放了。牛打着响鼻，对着远
方的白鹭与燕子一一问好。寂寞了一个冬天，它感到残留的冬天正在四蹄间消融成源源不绝
的动力。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，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。牛不会说话，可是
它通人性，用一垄垄酥软的土地交出忠诚的回答。牛蹄下，泥土向后跃动，又被父亲踩碎—
—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苦涩与辛劳，让它们更适宜地生长、冲破，一年比一年丰茂。
休息的时候，我和父亲跟其他的乡亲们一样，坐在田野的边缘，目光漫过每一棵幼苗的高
度，越过村庄的篱笆，沿着炊烟一路飘向天空：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平凡的日子里只有辛勤
播种，才可能迎来收获。
倦了的父亲点着烟，静静地听着大自然各种生活的呢喃絮语，听着土壤下窸窸窣窣逐渐抽芽
的声音。相比于我，父亲更懂得黄土地的内涵，在他渐渐弯曲的腰背上，我看见了春天最生
机勃勃的笑容。
犁铧用了十多年，被摩擦得锃光瓦亮。可犁铧老了，身上落满光阴的年轮，那纵横的伤痕像
一朵朵绽放在尘世的花。年复一年，犁铧废寝忘食地耕耘，它的辕上走过一个个乡亲的跋
涉，一头头牛的忠诚。人与牛组合的村庄，烟火气息浓如一杯久封在坛内的老酒。
家家户户都开始实现机械化种地后，犁铧活动的空间就明显地缩小了，只是在那些边边角角
的小块地需要耕耘时，它才登场。犁铧坚守着岗位，执着地在板结的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条近
乎标准的经纬线……一段忙碌的时光过后，犁铧的战场又转移到了墙根下或者阴暗的缝隙
里，深切缅怀着过去与人和牛一起并肩战斗的澎湃激情。

春     □天长市城南小学    冯    勇/摄

五角钱的记忆
□天长市官桥九年制学校    何仲熙
百度了一下“角”，其中有解：中国辅币名。一元的十分之一。作为人民币的计算单位之
一，目前在大型超市偶有可见外，在其他场合已基本失去了身影。
可在我心底深处，五角钱的记忆，日久弥新。
就读五年级是在1977年，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，班主任通知我们几个同学，让我们每人
买一条红领巾，准备参加入队仪式。
那时能入少先队的学生是凤毛麟角，有此殊荣，心中甜滋滋的。
中午放学时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，奶奶欢欢喜喜地从一层一层包裹的手绢中，掏出了五
角钱，递给我。
那时，一条红领巾的价格是0.19元。一个普通公办教师的工资也只有20多元。怀揣着人生第
一笔“巨款”，我思量着放学后去买红领巾。
下午，班级安排集中劳动，收割学校西北农田的黄豆。劳动分两组，力气大些的，负责收
割；力气小些的，负责抱豆秸。我很瘦小，老师自然让我去抱豆秸。
中秋过后的太阳特别明亮，午后两点多时依旧那么热烈。我和同学将割下的豆秸堆成一小
堆，然后抱起来，堆到操场边。
黄豆已完全老熟，叶子也完全枯黄。豆角的尖角硌得皮肤生疼，脸上也被豆叶扫得辣辣的，
汗水顺着额头慢慢淌下，有小虫子爬行的痒痒感。怀抱豆秸，看不清地面，磨薄的布鞋底偶
尔踩在尖尖的豆茬上，疼得人要迅速跳起。即便是这样，心中也暗暗要求自己——要比别人
跑快些，多抱些，因为自己是少先队员。
下午劳动提前结束，放学时间也提前了。当我兴冲冲地来到小卖部时，一翻衣兜，傻眼了—
—五角钱不见了。
一亩多的黄豆田，被我脚挨脚地找了个遍，一无所获。那个昏黄的傍晚，我不知道是如何失
魂落魄回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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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奶奶没有责骂，最终我也戴上了红领巾，但我却自此再也没有了嘚瑟的勇气。
奶奶是1982年2月去世的。
安葬完奶奶，我踏上返校读书的路途。那时，公交还没有通行，去五十多里外的师范上学都
是靠步行，一般五小时左右，好在有邻队的同学相伴，说说笑笑，并不枯燥。今天我一人独
行，影单行孤。
“兄弟，站住！”——脚步刚迈出庄子，将转弯向北小路走去时，堂嫂叫住了我。
堂嫂那时五十多岁，生有六个孩子，五男一女。最大的孩子刚刚成家，其他几个孩子都还不
能自食其力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养活一大家子确实不容易。作为邻居，常常听到堂哥
为吃穿与堂嫂的争吵，也见怪不怪。
“我这有五角钱，你带上吧！”
我知道，这五角钱足够她孩子一个星期的菜汤钱。而我在师范学校读书，每月有16.5元固定
的伙食费，寒暑假及平时放假还有退伙费，对比他们算是宽裕多了。
“大嫂，我不能要！”我竭力推辞着，她家财权掌握在堂哥手中，不知多长时间，才有此积
蓄。
“不要嫌少，拿着！”最终我没有拗过堂嫂。
这五角钱，让我行走在那个寒风料峭的早春田野上，心中异常温暖。

回到南宋过寒食
□合肥市大通路小学    张鹏程
我们今天很少单独过寒食节，能记起的也只有韩翃的诗句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
斜”，古时寒时和清明是两个不同的节日，寒食节相当受重视，经济文化繁荣的南宋当然也
不例外。
清明的前三天就是寒食节，当时居住在临安的人家，都会在自家房檐上插满嫩绿的柳枝，远
远望去，百万人口的京城变得青翠可爱。也有很多商家把枣饼串在柳枝上，沿街叫卖，旁边
围拢着成群的妇孺。但这许多柳枝往往都取自西湖湖堤上的垂柳，每逢寒食便也成了柳树的
劫日，以至于当时就有人写诗说“莫把青青都折尽，明朝更有出城人”，感叹第二天出游的
人就看不到杨柳依依的西湖美景了。
南宋人的清明祭祀也往往选在寒食节这天，朝廷会派使臣到宗庙祭祀，祭品多是麦糕和饴
糖。普通百姓家也选择在此时上坟祭祖，放眼那日临安城外的南山北山，车水马龙，人头攒
动，在大昭庆、九曲这些地方，有很多妇人在两颊涂上素粉，画一种颇为时尚的泪妆，她们
扶儿带女，随身还不忘带些酒菜佳肴，一方面是用来祭祀，另一方面会把多余的酒菜带到郊
外的村店，就着这万紫千红的春景，端起酒杯迎着西湖吹来的阵阵春风，吃上一顿颇有情趣
的寒时野餐。
到了傍晚，祭祀郊游的百姓都乘着车马回城了，许是有些人还玩兴正浓，不愿这么早早回
家，便在玉津、富景御园等处逗留，观赏包家山的桃花，游逛于关东、青门菜市，畅游十里
花市马塍，甚至到尼姑庵或者道观中夜游，真是畅快到了极点。街面上也不乏做小买卖的摊
贩，他们或坐着，或走街串巷，卖些野果山花，好不热闹。

记忆深处的那些灯
□寿县安丰塘镇老军小学    聂 浩
我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年龄不大，玩心却不小，一个星期下来，好奇心结束，我就不想读了。
汪义芳是我的启蒙老师，她很有耐心。写字时，由于没有任何基础，我们的字都写得七扭八
歪，她就一一握着我们的小手，一遍遍教我们写。她还经常一边检查作业，一边夸奖有进步
的学生。一天，她把我的作业本高高举起，说：你们看，聂浩的字这段时间有很大进步，写
得多漂亮啊！短短一句话，却在我的心里激起了很大的波澜。为了获得老师的表扬，我写字
越来越卖力，越写越好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能记起她表扬我时举起的作业本和她说的那句话。
二年级时，语文换成了韩友珍老师。除了字写得不错之外，我成绩却很平平。上学期结束，
学校举行颁奖大会，我记不清是生病还是什么原因，去的很迟，大会已经结束。放学的铃声
响了，我跑出教室，听到她在办公室前喊我的名字。我跑过去，她笑眯眯地递给我一张奖
状。是的，是一张奖状，上面写有我的名字。我感觉心跳加速，额头上渗出了汗。记不清我
是不是说了谢谢，反正那天的路我走的特别快，一路飞奔回家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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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我把那张奖状看了又看，生怕上面的名字变成了别人，那天的天气也很好，特别的蓝。
还有韩老师递给我奖状时的笑容，一遍遍在我的眼前闪现。这笑容连同她带给我意外的惊
喜，深深地刻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。
四年级时，教我们的是韩承玉老师。记得每天放了晚学，他都要把我们留下，给我们补课，
补课的内容包括写出一些词语的近义词、反义词，“得地的”的选择和“着了过”的填空之
类的题目。现在能记起的就是补的内容很多，他一抄就是几黑板，抄完了叫我们自己做完，
他再一道一道讲解。等我们放学回家，已是暮色沉沉，牛羊归栏。其实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
们都是边干农活边教书的“耕师”，工资微薄，不能养家。那时的补课，也不收学生一分
钱，全靠老师的一腔热情和责任心。回想起来，我初中乃至以后比较扎实的语文功底，都与
那时多写多练奠定的基本功有关。
念初中时，一次偶然的作文获奖，激起了我写作文的热情。教我的赵守旭老师经常把我的作
文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，一篇篇稚嫩的文章在他有声有色的朗读下，灼灼生辉，我的虚荣心
和自信心都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得以满足和提升。课堂之外，我就把自己写的一些作文抄
给他，向他请教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批改，一一指出优缺点。后来，在我落选在家的日
子，他托人给我带来诗集，在扉页写上文字鼓励我，使我在人生灰暗的时光里，鼓起对读书
和继续求学的勇气。
读中专时，由于共同的爱好，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《散星》文学社。中间由于资金短缺几度
面临停刊。创刊之初，教我们语文的吴克裘老师已是苍苍老人，应我们之邀，他满腔热情地
为我们题写刊名，指导刊物的编排。在办刊最难的时候，他多次找到校领导，为我们争取办
刊经费。正是由于他的大力相助，《散星》在毕业前刊出六期，共刊发师生各类文章近200
篇。还记得1999年，在我离校三年的一个雨天，在我人生遭遇又一次挫折的时候，我到了他
家，把我的苦恼和境遇讲给他听。他像父亲般的倾听着，安慰我，鼓励我。晚间，我执意要
走，他再三挽留，后来看我决心已定，流着泪说我：“孩子，这么晚了，你往哪里去……”
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次相见。
后来的我，几经周折，又走上了讲台，至今已有二十年时光。每次站在那里，我就恍惚觉
得，这些老师的爱心、耐心、鼓励、敬业以及对学生无私的关注和深爱等似乎早已在无形中
渗入了我的灵魂，在我从教和做人的每一个细节里都有他们的影子。他们的言行和品质就像
一盏盏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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